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的「吾得養生哉!」則取得了人生的維度，欣賞者別有會意的神態，是悟得了「神游於物之虛」的道理。超過解牛的藝術的是生命 藝術。人生 複雜糾葛，在物事變化之處，小心謹慎，養神於空之處，不發生實質 磨擦，才能涵養生命 即虛生氣，即氣化神。
尼采說:
「藝術提醒我們動物精力的狀態;它在一方面是把生理性發揮到意象世界的過度和滿
溢;在另一方面，通 強化 命的意象和渴望而刺激動物 功能||增加生命 感覺。
」
這種增加
生命的感覺在莊子這邊，逐漸轉入養生存神。在〈人問世〉中，自然暴烈 力量，轉為以暴君為代表的戰爭集團性暴力，解牛的神完氣足是
也就轉為支離疏的「支離其形者，猶足以養其身，終其天
年」
。天
下已不可為。
莊子的時代，戰爭兵禍不斷，「福輕乎羽'莫之知載;禍重乎地，美之知避
。
」
幸褔
比羽毛還
輕，不知能承載什麼 災禍比大地沉重，不知如何趨避。要避開災禍 就如自糾葛複雜的筋結間回身，離開見用於天下的世俗思想，在更廣闊的自然空間中，尋求逍遙的至褔。面對戰爭年代的沉
前步。莊子的
夢與死
(五)
莊子的風神
.. 由蝴蝶之
變到氣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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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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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，你得有蝴蝶之輕;先完成蝴蝶之變，才有大鵬之變
。先有
物化，才得以逍遙
。死生存亡至
此，
也就成為外在事件的變化和命運的進行了
。
